
数九寒天今起，

阳和真气初生。

江河湖泊结层冰，

玉鉴琼田万顷。

葭月暗香初孕，

芦花曼舞轻盈。

莫言大地冷霜凝，

春至枝繁叶盛。

西江月·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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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书法 张杏玲

那天周末大清早，我出发去

参加由市媒组织的和在沪劳模

一起庆祝建党 80 周年的活动，

地点是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谁

知，当我赶到黄浦区六合路大巴

发车点， 领队说劳模们早到了。

于是我上车一看，大巴前三排座

位全都空着，而最后几排座位几

乎都有人了，而且都是六七十岁

的老人。 虽然领队上车来一个个

劝他们坐前排稳一些，但老人们

不为所动。 当我看到了最后第三

排的一位老人旁还空了个位置

时，就赶紧坐下了。

发车前， 直到领队点名，我

才知道我的邻座居然是全国劳

模吴佩芳老师。 她的事迹如雷贯

耳，沪剧《鸡毛飞上天》的故事情

节我都能背得出。 随着大巴前

行，我非常尊敬地和吴老师攀谈

起来， 说她真的非常不容易，因

为我就是 1958 年 9 月上小学

的，那时我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

去民办小学，但您吴老师用爱心

教好了每一个学生，使那所弄堂

里的民办小学成了名校。 但吴老

师却乘机转移话题，问我住哪个

区？ 我告诉吴老师我一直住徐汇

区，而且我岳父家就住在建国西

路安亭路，离建襄小学不远。 这

一来， 吴老师好像打开了话匣

子，开始和我说起建国西路上的

石库门建业里，乌鲁木齐路口的

菜场，还有安亭路口的波兰领事

馆等等，好似我邻家大妈一样熟

识、和气、慈祥。

很快到南湖了，在大巴停下

的一瞬间，我突然想起自己还带

了一本已有多位著名演员等签

名的获奖证书，想请吴老师也给

我留个“墨宝”。 吴老师毫不犹豫

地用我准备的笔，在一处不起眼

的空白处，认真地签上了“吴佩

芳”三个字。 我一看，不由自主地

说出声：吴老师，您的字写得真

好！ 吴老师只是微微一笑，就和

我一起下了车。

日前， 惊悉我们这一代人最

尊敬的吴老师驾鹤西去，我拿出老

人家的亲笔签名，吴老师的音容笑

貌和可贵品质顿时浮现在我眼前。

怀念吴佩芳老师

马蒋荣

■ 一隅（摄影）

孙逸

翻开友人相赠的臧克家先

生旧著《学诗断想》，书页已泛

出温雅的淡黄， 恰似窗外那一

排排银杏的颜色。 正读到“诗的

花， 是从生活土壤里开出来

的”，不觉莞尔———老诗人的话

里总带着齐鲁乡土的醇厚与实

在。 忽然一阵风来，满树金叶哗

然作响， 仿佛是谁在云端翻动

一册金箔装订的大书， 不慎散

落了几页，悠悠地、盈盈地，坠

向人间。

我斜倚在公园六角亭旁的

长椅上，一身都是暖软的冬阳。

看这些叶子落得真是各有姿

态：有的悠悠旋着圈，像沉思的

老人踱着方步； 有的两片依偎

着一同飘转，宛若携手夫妻，缓

缓走过岁月长街； 更多的则是

飒飒地径直坠下， 那清亮的气

势， 竟像年轻的生命在时光的

跑道上踏出整齐的足音。 如今

的城市也愈发体贴了———竟留

着十来处落叶不扫， 任它们在

初冬的街边铺开一席斑斓的锦

毡， 恍然把整条路点缀成一道

静静流淌的风景。

此刻忽然想， 若是老诗人

臧克家先生仍在，他那一双洞悉

世情的眼睛，该会从这满地金灿

里瞧出怎样深长的诗意来。 或

许他会微微眯起眼，让目光穿过

时间———忆起那年在中南海颐

年堂， 与毛主席谈诗论文的旧

事。 那时窗外，想必也落着这样

一地黄叶吧，寂静里添了几分清

雅，正宜伴两位诗人的话语与沉

吟。 想着想着，自己也不禁微笑

起来：人读了诗，连遐思都染上

了书的温度与影子。

风静时， 我将落在肩头的

那一枚银杏叶轻轻夹入书页。

它边缘微卷，叶脉清晰，像是秋

天亲手盖下的金色印章。 合上

书，抚过淡绿色的封面，心里轻

轻念道： 该给友人去个电话

了———只说，你赠我的那本书，

今秋悄悄生出了一枚会飞的诗

签，载着满季的金黄与清响。

银杏为笺

诗落肩头

�金洪远

近期热映的沪语电影《菜

肉馄饨》 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中

的一件热闹事， 引起共鸣的是

贯穿始终的上海话（上海方言）。

近年来，沪语电影正在形

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

不仅是方言保护的载体， 更是

一把打开上海文化内核的钥

匙。 20世纪 90年代初的一部

沪语电影《股疯》里潘虹饰演的

阿莉用“阿拉”“小赤佬”砸开了

股市弄潮儿的心门。 而另一部

拍摄于 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

亡史》 则将沪语提升到了美学

层面———程耳导演让渡部笃史

饰演的日本间谍说着流利的上

海话， 方言成了身份伪装与情

感真实之间的暧昧地带。 这种

“语言伪装”的设定，恰恰触及

了上海文化最深刻的特质：表

象与内核的距离感。

上海方言在银幕上的功

能演进， 折射出上海文化从

“被观看”到“自我表达”的转

型。 早期沪语往往作为“调味

剂”出现，满足观众对十里洋

场的猎奇想象。 而今，《繁花》

里胡歌用沪语念诵的商战经，

《好东西》 中市井邻里用方言

拌嘴的日常， 都在构建一种

“内部视角”———只有懂上海

闲话的人，才能领会“腔调”二

字背后的分寸感与幽默感。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沪语

电影为上海文化提供了“不可

译性”的保护。 普通话可以传

达意思，却无法传递上海话里

“糯”与“嗲”的微妙差别，说不

清“适意”与“乐惠”的生活哲

学差异。 2021 年上映的一部

《爱情神话》 中徐峥与马伊琍

争执时那句“侬讲道理好伐”，

换成普通话便失去了那种带

着埋怨却又不失体面的分寸

感。 这种语言的温度，正是冯

骥才所说的“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它封存了一个城市独

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当然，沪语电影始终面临

一个悖论：越是地域化的表达，

越难获得全国性的流通。 2000

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虽然为方言电影开了绿灯，

但市场逻辑依然偏爱普通话

的广度。 贾樟柯用山西方言构

建的“汾阳宇宙”能在国际影坛

获奖，沪语电影却常常止步于

“现象级”而难成“规模级”。 这

不仅是语言障碍，更是文化权

力的问题———当上海文化不

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时，它的

自我表达便成了一种地域性

的坚守。 但或许正是这种局限

性，保全了沪语电影的纯粹性。

当《菜肉馄饨》票房突破 2000

万，《爱情神话》《繁花》 等影视

剧同样斩获高额票房和高收

视率时， 它证明了一个事实：

真正的文化魅力不需要妥协！

光影流转，吴侬软语。 沪

语影视剧或许永远不会成为

主流，但它必须存在。 因为一

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没有记

忆的城市；而一部不用上海闲

话讲上海故事的影视剧，总隔

着一层无法捅破的窗户纸。

上海闲话里的光影世界

�叶子青

一匹“红马”吸引了我眼

球。 丙午马年生肖邮票图稿

在网上发布，一枚是《弛跃宏

图》；一枚是《万骏臻福》，红

马踩祥云呈 45 度角飞奔（如

图）， 充满喜气吉祥的氛围。

也使我产生众多美好联想。

古代称之赤兔、枣骝、汗

血的红马， 其实是打通丝绸

之路的一个成果。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拓展了贸

易往来，其中杂交繁衍出体格高大、耐力出众的

红马。中亚的“汗血马”传入中原，被视为红马中

的极品。而“赤兔马”则是红马中的传奇。罗贯中

在《三国演义》中将其描绘为“浑身上下，火炭般

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

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此马也成

就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武圣威名。 国内关帝

庙前立赤兔马雕像有几十座，两岸供奉“同一匹

马”我也见过，一是关羽故里山西运城的解州关帝庙，二是

台北的行天宫，铜铸赤兔马雕像立在庙前广场。

传之唐朝，牧场中赤色马匹约占三成，多用于仪仗或为

将领坐骑。最有名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六匹战马，史称“昭陵

六骏”，其中“飒露紫”即为红马。 南宋抗金时，岳飞组建了一

支精锐骑兵，皆骑赤色战马，披红色战甲，冲锋时如烈火燎

原，势不可挡。近代徐悲鸿的奔马图形体堪比唐朝雄健红马。

他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大量以马为主题的作品，表达爱国情怀

和不屈精神。 尺寸最大一幅《奔马》图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徐

悲鸿属马，2025年是他诞生 130周年。

快捷是红马特质。 生肖马票象征中国速度。 2026 年是

“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新寓意、新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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